花正綻放～與美濃外籍新娘的碰觸心情         ◎孫華瑛

當這群站在舞台上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為自己發聲的姊妹們在述說她們的故事時，似乎開始有一股力量正悄悄凝聚、逐漸蔓延…
距離不是問題

    和美濃這麼近一次的發生關係，是因為認識了幾位從東南亞遠嫁來美濃的姊妹們。還記得我每個星期來回往返大寮鄉和美濃鎮，雖然因著東西向快速公路拉近了城鄉的”開車”距離，卻也好幾次為了保持在時速80-90公里而擔心稍一不注意就被超速拍照，和常常得忍著打磕睡後越了車道的驚險狀態，沒想到一趟將近40分鐘的路程，竟是考驗我意志力和體力的試煉場！不過，一旦進入美濃，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座一座山巒和碧綠的稻田時，頓時精神就為之一振，似乎都在聲聲呼喚著我趕赴和這群朋友們即將展開的一趟戲劇之旅…..。
    期待的心情總是令人興奮莫名，當初，在知道美濃愛鄉協進會願意運用在地資源，而找了辣媽媽劇團來和這群識字班的姊妹們，一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團體文化時，我的感動久久銘心，這對目前處在半休息狀態的辣媽媽劇團而言，算是一場特殊的際遇，也藉此思索著將劇場滋養出的意識覺醒方法，運用在其他的姊妹身上。

    我是帶著謹慎、學習的心情來到美濃和這群姊妹們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只是一個觸媒的角色，戲劇可以是一個意識形成的轉換媒介，因著我在辣媽媽劇團的姊妹情誼經驗，再延伸到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女人身上時，會開出什麼樣的花朵？那是在碰觸之後才慢慢看見它的樣子的。

心的摸索

    剛開始，我試著處在一個放空的狀態，就在彼此探索的過程中，一個個色彩鮮明的故事逐漸被看見，畢竟她們才是這次戲劇的主體，怎麼樣透過戲劇的催化後直接發聲，說真的我並沒有帶著一個既定的形式要來硬套在她們的身上，不過對於將性別意識的覺察與反省的工作運用在劇場上，卻是我一直追尋女性主義價值信念的實踐方法，於是在她們的身上逐漸牽引出一層層適合述說自己生命故事的階梯，慢慢地往裡面一步步的走著…。

    光是大家要一起來上戲劇課就磨蹭了些會功夫，每個人的家庭支持系統不同、時間的允許與否、工作的空隙多寡、以及小孩的照顧角色，在在都考驗著我們可以共同聚集的機會，還有人對演戲抱持一種觀望羞澀的態度，多數人的反應是「我不會演啦？要演什麼？演這個幹嘛？」，於是在幾次工作人員你來我往的鼓勵之後，才逐漸露出好奇、想玩或是「對！就是要告訴別人我們的心情….」的曙光，這時候，姊妹們對演戲才有了初步的想像空間和期待。

    其實大家對彼此更深一層認識，是在幾次放鬆肢體和建立信任之後才逐漸被啟動，而我對她們的瞭解也是在一次次交換生命經驗之後開始，那是一個在夾縫中試圖尋求一條可以擁有自己位置的圖像：照往例一樣，上課時總會看見姊妹們拖著疲憊的步伐遲來，因為總是要在打理好家裡的事和下班的空檔後，才能在這裡允許自己暫時獲得一個喘息抒解的機會。

故事之一～機器人之舞

    每次看見玉華（化名）騎著摩托車來上課，前後都會載著一大一小的女兒一起來”陪讀”，當我們在進行身體暖身的遊戲時，自然的其他孩子們也在媽媽的身邊動動起身體來，形成一幅親子遊戲的畫面，這些都不是我原先預期的狀況，卻也是一種建立關係的開始。

照顧孩子的角色是玉華覺得比上班還更有壓力的工作，每次她來和姊妹們見面的心情都會因為孩子的狀況而起伏，我們一邊進行著身體放鬆解構的活動，試著透過身體的感知一邊抒發自己的心裡感受，玉華在叫喊身體這裡硬那裡酸的時候，強忍著淚水告訴我們帶孩子的緊繃與無助。五年前從柬埔寨嫁來台灣的她，曾經是一個護士，她告訴我們雖然嚮往到其他國家工作，但是從來就沒有想過要來台灣，是緣份吧！

她說。對於別人稱呼自己是「外籍新娘」，她說：沒有什麼不喜歡的，我本來就是柬埔寨籍台灣新娘，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從她堅定自信的表情中再說出希望台灣政府能制定更多有利她們的相關法律，是在聽了周圍姊妹工作權益不公平的聲音之後；另外她也覺得周圍生活中有太多對她評估的眼光…應該怎麼樣…不應該怎麼樣…讓她備感壓力！在戲裡她飾演一個等了很多時間才拿到身份證的角色，真實世界裡的她尚未拿到，如果拿到了，她表示：可以不怕別人欺負了、可以在台灣自由走了！但是要她放棄原國籍，心裡還是有一陣不捨！姊妹們最常揶揄她的是”跳起舞來身體像個機器人”！她大方的展現那不習慣的身體扭動，笑著繼續練習著……。

故事之二～二枚硬幣和正茭
    二十四歲的梅君（化名）是印尼華人，大嗓門爽朗性格的她平常在一間資源回收工廠工作，在朋友的吆喝之下中途進來和大家一起玩，從剛開始的工作時間不搭配以致無法每次都來，到後來要確定固定演員時，她一派豁出去的乾脆，決定了要參與這次的演出，我們是在距離正式演出一個多月前才各就定位的，現在回想起來這幾位女人還真有膽！小學肄業的她是家中的老大，從青春期開始就離家在大伯工廠工作獨立生活，六年前嫁來台灣的時候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少婦，說著當初因為媽媽的關係去相親，疼她的阿嬤拿了先生的紅包後打了一個戒指給她，她給我們看手指上的戒指，哭著怪怨媽媽的決定和想讓家裡過得好一點的矛盾心情時，我看見其他姊妹感同身受的眼神…。       

另外，在角色扮演的時候，她總是出奇不意的強烈表達出心中的不滿，尤其是工作上的差別待遇。在戲中她是一個想偷偷談戀愛的女人，那是在先生看了一百多個女人，公公用兩個十元硬幣擲了三次正茭之後決定選她的相親過程，於是，談戀愛的感覺是她幻想的秘密花園，一個可以讓自己掌握情感和流動身體慾望的經驗。說著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扮演的各種角色有哪些困境或希望時，她緊握著雙拳表示：想趁年輕拼命工作，把小孩顧好，再一邊存錢以後可以養老。

故事之三～不被擺佈的命運

    美蘭（化名）的出現總是伴隨著公公開車接送的溫馨畫面，尤其她還帶著一個小跟班兒子，他的身影幾乎時時刻刻都離不開媽媽的視線，常常會在她和同伴二人一組做身體遊戲時，看見小兒子緩緩爬到美蘭的身邊要一點媽媽的溺愛，在將近三個月的劇場課程互動中，美蘭的肢體從剛開始的封閉羞澀而慢慢開放，她告訴我在印尼銀行工作之餘會到韻律班跳跳舞健身。四個演員中的年紀就屬她較年長，今年35歲，她告訴我們：「當初相親時，還特別要求爸媽跟來台灣看環境，在確定先生沒有騙我才同意結婚！」，雖然婚姻是當時的一條出路，但是她堅持最後一道可以主導的關卡，不願命運完全被擺佈。

當周圍姊妹在敘述生活中遇到的婆媳相處問題或是先生不尊重時，美蘭總會將自己的不同經歷和大家分享她被家人當自己人一樣的疼愛，雖然仍要扮演好傳統家庭觀念下”賢妻良母”的角色，倒也甘之如飴的先試圖站穩位置，就像她要遵行家中每個月拜拜的習俗，儘管在拜什麼到現在都還搞不清楚！不過可以讀寫中文是她覺得最有信心的生活技能，「像是買東西和到醫院填寫資料…都很有幫助，尤其是認識了其他來自東南亞的姊妹，在一起時可以說出心內話相互幫忙」，她說。在戲裡她飾演的角色就是現實的部分狀態，不會客語會台語、國語的她說起台詞雖然顯得慢條斯理，但是跳起舞來的模樣，讓一旁看她排戲的先生笑著直呼嚇了一大跳！

故事之四～演戲給全台灣人看
剛來台灣的時候有人會問「啊！妳們印尼有沒有電視啊？」，「很多不瞭解的人會以為我們東南亞國家都很落後，我工作的地方在雅加達就像高雄一樣熱鬧呢！」阿芳（化名）一邊說一邊笑著當時好氣又好笑的情形。拿到身份證的她說自己就是台灣人了，不喜歡別人不認同她，來台灣四年多都還沒有回娘家的她，今年有想要回去的計畫。

在家裡最讓阿芳苦惱的是公婆教育孩子的方法很強勢，阿芳表示公婆都不尊重她的想法，尤其是先生的不重視，二人吵架後會擔心她跑掉不讓她騎機車，於是阿芳最常解除壓力的方法，是在房間裡開著大聲的音樂盡情跳舞。

在劇場的遊戲過程裡她常常像是一個頑皮的小女生不好意思的延展她的肢體語言，不過只要一進入角色她馬上穩穩的詮釋其中的喜怒哀樂，有時候還會帶其他人入戲，在劇中，她飾演一個接近她生活情境的工廠女工所面臨到的差別待遇和企圖在婚姻制度下可以做自己的角色…。記得有一次她自信的告訴我她想讓全台灣的人看見她演的戲！

瓶子裡的檳榔渣

有好幾次，姊妹們因戲要強烈表達自己對遭受他人歧視的台詞和嫁來之後對現狀的不滿而有所顧忌，因為她們擔心說這些不好的話會更讓別人覺得”我們外籍的就是這樣”，在劇場裡一旦有人提到遭受他人片面的誤解時，她們說話的音調會自然的上揚，但是要將這些心中的不滿回擊到公領域時，自然的就有些退縮，畢竟不是她們習慣的方式，尤其對發言權多由男性角色扮演的父權制度下的家庭問題，更是不敢搬到台面上來談，因此為了鼓勵她們，除了透過被壓迫者的身體意象延伸情緒的反應之外，我試著帶著彼此將真實的自己抽離，去看自己以外的其他情境，雖然不太容易，然而就在邊走邊看的過程中，共同摸索出屬於我們的一套學習機制。

    當玉華在演出的最後拿到身份證時，對著在場的陌生臉孔說出”以後不怕別人欺負了”，宏亮的怒吼聲迴盪震耳至今仍難忘懷，我永遠記得剛開始上課時，只要她提到家庭和孩子的壓力時，眼眶總是強忍著淚水而躲開的那一幕畫面，對照如今當著數十位陌生觀眾面前所呈現的勇氣，雖然每位演員在緊張的狀態下偶爾忘詞，但是我隱約看見了一朵朵奮力生存的花正綻放…..。
    過去對「外籍新娘」的印象，大多來自媒體報導，一直到二、三年前因為工作關係，接觸了幾位遭受婚暴的「外籍新娘」尋求保護安置的處遇過程後，透過相關的文獻才得以進一步瞭解，跨國婚姻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等相關因素帶動下，這些女性移民正透過婚姻試圖尋求一個生存的出口，離鄉背井的複雜心情和生活狀況常是被忽略而遭扭曲的，就因為多數人對她們的不瞭解，以致單一擷取了媒體像放大鏡般用突顯個案來延伸問題的嗜血性時，誰又真正來關切這些潛藏的仲介問題從中牟取暴利和將女性視為商品的污名？

另外單一的要求移民女性學習適應的強勢姿態，和在性別、種族歧視的壓迫之下，是誰邊緣化了這些多元文化的差異？當美蘭述說著在印尼老人家吃檳榔的渣是要吐在一個瓶子裡之後再洗乾淨的文化習慣時，我們憑什麼自以為是的說東南亞國家比台灣環境差而歧視他/她們呢？許多的扭曲來自對事情的恐懼，而恐懼卻又因為對事實的不瞭解；當這群站在舞台上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為自己發聲的姊妹們在述說她們的故事時，似乎開始有一股力量正悄悄凝聚、逐漸蔓延…。

（作者為辣媽媽劇團發起人，美濃南洋姊妹劇團指導老師）
